
1

融通三教 从容自适——论杨慎思想的多维

建构

高小慧
1

【摘要】杨慎著作等身，思想驳杂，堪称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

非常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杨慎思想的形成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尤其是和他充

满传奇色彩的一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杨慎的思想，有着他所处时代的文化思想的影响，和他

幼年所受的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还受到他晚年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反映在杨慎一生的思想

当中，就是呈现了一种儒教为本、道释并存；融通三教、从容自适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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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是一位在明代诗歌史、文学史、学术史、文化史上有较高地位和影响的人物。他出生于仕儒之家，

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明代推为第一。他不仅在经、史、诗、文、词曲等方面有较高造诣，而且在医药、

民俗、金石、书画、植物、动物、天文、地理等方面都留有著作。其著作数量之繁多，范围之广博，内容

之丰富，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鲜有人比肩，堪称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杨慎思想的形成有一个发展

的过程，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尤其是和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杨慎的思想，有着他

所处时代的文化思想的影响，和他幼年所受的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还受到他晚年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影响：

反映在杨慎一生的思想当中，就是呈现了一种儒家思想为本、道释并存，融通三教、从容自适的态势。儒

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学思想各在不同时期占有主导地位。

—、儒士情怀家国理念

杨慎生活在程朱理学盛行的明代，又出生在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他早年参加科举考试也要读钦定的

《四书大全》，必然要受到理学的影响。在“议大礼”事件之前，杨慎对程朱理学是坚决拥护的。他曾经

大声疾呼：“臣等与萼辈，学术不同，议论亦异。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说也。萼等所执者，冷褒、

段犹之余也。今陛下既超擢萼辈，不以臣等言为是，臣等不能与同列，愿赐罢斥。“(《明史•杨慎传》)

在杨慎身上，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祖辈那种积极人世的思想和建功立业的意识一脉相承。和曹植要“建

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而不“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的观点一样，杨慎早年也积极用世，“男

子志四方,焉能守一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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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芍慎处于逆境尚以程颐之言自勉，不甘为“天地之一蠹”

[1]
，以著述为寄托，

立德、立言，也说明儒家修齐治平的观念对他的影响。即便是杨慎著作等身，也不会掩饰他在仕途上的惨

败。所以他认为孔融“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闲，可惜也”
[2]
。李贽认为：“先生谓少‘识虑精

深，有经济才，而为书名所盖，后世钽以翰墨称之，艺之为累大哉！’卓吾子曰：‘艺又安能累人？凡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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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极精者，皆神人也，况翰墨之为艺哉！先生偏矣！’或曰：‘先生盖自寓也。'”
[3]
看考杨慎极为首肯和

认同“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其次有立言”的“三不朽”儒家生命价值取向宅以建功立业为生命价值追求

的终极目标，至于元著作等身，也是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的一种消耗生命的方式而已。通观杨慎的一生，

从他那种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入世精神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斗争的顽强性中，

我们可以看到儒家精神始终在杨慎早期的政治生涯中占着主导的地位。

杨慎还忠实地继承了儒家所谓“醇正”的诗 fi七律《病中永诀李张唐三公》云：“怨诽不学离骚侣，

正葩仍为风雅仙”。“正”是内容的醇正，“葩”是辞采的华艳。《诗经》正是因为符合儒家“温柔敦厚”

的诗教，才被杨慎在批评文学时奉为圭臬的。杨慎评王维《和太常韦主簿五郎温汤寓目之作》诗云：

予尝爱王维《温泉寓目赠韦五郎》诗。夫唐至天宝，宫室盛矣。秦川八百里，而夕阳一半开，则四百

里之内皆离宫矣。此言可谓肆而隐，奢丽若此，而犹以汉文惜露台之费比之，可谓反而讽。末句欲韦郎效

子云之赋，则其讽谏可知也。言之无罪，闻之可戒，得杨雄之旨者,其王维乎？(卷五十三《上林赋》）

杨慎还连连夸道杜甫《赠花卿》一诗：唐人乐府多唱诗人绝句，王少伯、李太白为多。杜子美七言绝

近百,锦城妓女独唱其《赠花卿》一首，所谓“锦城丝管曰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

能得几回闻”也。盖花卿在蜀，颇僭用天子礼乐，子美作此讽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诗人之旨。
[4]

杜公此诗讥其僭用天子礼乐也，而含蓄不露，有风人言之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之旨。公之绝句百余首，

此为之冠。
〔5〕

李白七绝《巴陵赠贾舍人》感情凄惋深微，讽刺意味委婉而深长，杨慎赞之曰：“太白此诗

解其怨嗟也，得温柔敦厚之旨矣”
〔6〕

。

所谓“言之无罪”，所谓“温柔敦厚”，所谓“思无邪”这些传统诗教的特有范畴和词汇，都是杨慎

的儒家思想在文学上的体现。

“从实质上讲，大礼议可以视之为是帝王之势与儒者之道的又一次较量。“
〔7〕

家族的荣辱兴衰和杨慎

在“大礼议”中株守程朱理学的悲惨遭遇以及明代中期心学的兴起和理学的分化等一系列事件，却让他对

程朱理学的合理性产生质疑，从程朱理学的桎梏中脱离出来，进而逐渐改变了原来的观点，发出了“儒术

于吾有何哉”的感慨
〔8〕

，并转而寻求抨击理学的武器。杨慎对宋代理学的两个分支即朱熹偏重于“道问学”

的倾向和陆九渊偏重于“尊德性”的倾向都进行了批评：

鹜于高远，则有躐等凭虚之忧；专于考索，则有遗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问学”。

故高远之弊，其究也，以六经为注脚，以空索为一贯，谓形器法度皆刍狗之余，视听言动非性命之理，所

谓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世之祥学以之。考索之弊，其究也，涉猎记诵以杂博相高，割裂装缀以华靡相

胜，如华藻之绘明星，伎儿之舞砑鼓，所谓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世以俗学以之。（卷七十五《祥学俗学》）

杨慎在这里指出陆学之弊在于“以空索为一贯”，趋简凭虚而人于禅，“学而无实”；朱学之弊在于

“以杂博相高”，遗本溺心而流于俗，“学而无用”。在他看来，“经学之拘晦，实自朱始”，“新学削

经铲史，驱儒归禅”之（卷六《答重庆太守刘嵩阳书》)。两者对学术风气和儒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良影响。

这样，杨慎便全面否定了宋儒所倡的理学：

或问杨子曰：“子于诸经，多取汉儒，而不取宋儒，何哉？“答之曰：“宋儒言之精者，吾何尝不取？

顾宋係之失，在废汉儒而自用己见耳。吾试问汝，六经作于孔子，汉世去孔子未远，传之人虽劣，其说宜

得其真，宋儒去孔子千五百年矣，虽其聪颖过人，安能一旦尽弃旧而独悟于心邪？六经之奥，譬之京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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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丽也。谈京师之富丽，河南山东之人得其十之六七，若云南贵州之人得其十之一二而己。何也?远近之异

也。以宋儒而非汉儒，譬云贵之人不出里罔，坐谈京邑之制，而反非河南山东之人，其不为人之贻笑几希。”

（卷四十二《日中星鸟》）

朱熹经学在明代有着独尊的地位，嘉靖皇帝曾诏令天下曰：“朕历览近代诸儒，惟朱熹之学醇正可师，

祖宗设科取士，经书义一以朱子传注为主。……今后若有创为异说，诡道背理，非毁朱子者,许科道官指名

劾奏。”
[9]
封建统治者借助于政权的力量,令学者非孔孟之书不读，非程朱之学不讲，否则便会被斥之为“异

端”而遭到严酷制裁。但是杨慎却说朱熹：“必欲别立一说以胜前人，故不自知其说之害理至此也。”又

谓：“大儒如朱子犹售其欺，学术害人惨于洪水猛兽，信哉！”
[10]
其批判勇气实在可嘉。

杨慎认为儒学本是“明明白白，平平正正”，“内外一者也”，而它的两个分支一不论心学还是道学，

由于只是“使人领会于渺茫恍惚之间，而无可捉摸”,造成了人们“阔论高谈”、空虚不实的学风，因此成

了“圣王之所必诛而不以赦”的“乱民之俦”。

杨慎将明世流行的儒学的新形态“道学”和“心学”等量齐观地进行批判：

道学、心学，理一名殊。明明白白，平平正正，中庸而已矣。更无高远含妙之说，知易而行难，内外

一者也。被之所行，颠倒错乱，于人伦事理大戾。顾异巾诡服，阔论高谈，饰虚文美观而曰：吾道学、吾

心学，使人领会于渺茫惝恍之间，而无可捉摸，以求所谓禅悟。此其贼道丧心已甚，乃欺人之行，乱民之

俦，圣王之所必诛而不以赦者也。何道学、心学之有？（卷七十五《道学》）

而心学更甚于道学：

伊川谓治经遗道，引韩非子买椟还珠，然犹知有经也。后世治经求仕者，则所谓得鱼而忘筌，犹以筌

得鱼也。今之学者谓：六经皆圣人之迹，不必学。又谓：格物者，非穷理也，格物者，格其物之心也^致知

者，致其物之知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修身者,修其物之身也。齐家者，齐

其物之家也。治国者，治其物之国也。平天下者，平其物之天下也。是全不在我，全不用工，是无椟而欲

市珠，无筌而欲得鱼也。谓其说之新可听则可，当于理则未也。（卷七十五《珠椟鱼筌》

既然儒学的新形态不能为人们的排忧解纷，杨慎自然而然地要寻求新的理论武器，而能为人们解决普

遍的精神危机提供帮助的老庄思想和佛学思想就自然而然地进入杨慎的视野。

二、庄老风韵逍遥处世

“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

上它们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夫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

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以及其艺术意念。”
[11〕

作为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杨慎的思想不单单是儒家的思想，还混杂有庄老思想。作为传统的知识分子，杨

慎早年大有出仕救世之志，但在中年遭遇挫折时，便转向道家，追求老庄超凡脱俗的意境，维护自身独立

的人格。正所谓“失志于时而谋其身，则好庄、列”
[12〕

，亦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意思。

与看重人的社会属性、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儒家思想相比，老庄哲学则强调人的自然本性，关怀人的生命

和精神。这一点对于晚年的杨慎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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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的易学思想有两个来源：其一是地域文化的影响。黄开国《元明清的巴蜀学术》谓明代巴蜀学术

的三个特点之一是“在研究儒家五经的学者群中，仍以《易》学学者占绝大多数。《四川通志》载明代研

究儒经的学者达十七人之多，其中就有十二人治《易》或有《易》学专著，占 70%以上。”
〔13〕

这其中自然

会影响到其时四川学子的治学风气。其二是其家学渊源。杨慎的祖父杨春就对易学颇为精通。李东阳《留

耕轩记》谓其：“惟旧藏《周易》一部，手自披诵，遂以取乡举”“其教子亦以易学”
〔14〕

。杨慎《升庵经

说》卷二《舟楫之利》条曾云：“此予少时《易》义中语也”
[15〕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周易》已对年少

的杨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杨慎《升庵经说》开篇便以《周易》为首，卷一《羲皇心易》条说：

陈希夷言:学《易》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注脚下盘旋。朱子云：非周孔之注，安知羲皇之

心乎？陆象山六经注脚及糟粕之说，正出于此，周孔且注脚，六经尚糟粕，况其余乎？

杨慎置《易》于《六经》之首，把《易经》抬高到了一种其它诸经无法企及的高度，说明他对《易经》

之极为重视。本卷《卦爻名义》条云：

易者，庐缠之名，守宫是也。守宫即蜥蜴也，与龙通气，故可祈雨；与蝌蚪同形，故能呕雹。身色无

恒，日十二变。是则易者，取其变也。这些对《易》的解释和演绎，可谓奇特。《升庵集》卷四十七《希

夷易图》认为朱熹的《易学启蒙》中的先有易图后有《系辞》的观点是不对的，

此外，他还考证了《易经》的经文（《升庵集》卷四十一《杨梯柳梯》），显示了对于《易经》的熟

稔。

杨慎认为《庄子》一文是智能的化身，充满着辩证法。杨慎对于它是极为喜爱的，还专门撰写《庄子

阙误》一书来阐述发明庄子之要义。杨慎在论述“诗史”问题时，引用《庄子》对于各种文体之不同特点，

来辨别诗歌非史书，可见他对庄子的认同。他毫不讳言对庄子的热爱和推崇，并且认为《庄子》和儒学有

相通之处，他还首肯黄几复对“逍遥”的理解：“消者如阳动而冰消，虽耗也不竭其本，摇者如舟行而水

摇，虽动而不伤其内，游于世者若是，唯体道者能之”（卷卷四十六《逍遥游》），深得庄学安时处顺、

哀乐不入的养性保生之旨。

杨慎认为“得失蕉鹿也，物我蝴蝶也，荣枯黄梁也，情感巫峡也”（卷七十三《梦说》），可谓领会

了庄子齐大小、有无、美丑、是非、荣辱、死生、贵贱、寿夭等种种位于相对两极的价值观念。杨慎《丹

铅余录》卷十三云：

宠辱若惊：言宠即辱也，惊宠是惊辱也。贵大患若身:言身即大患也，贵身是贵患也。惊宠与辱同，则

无辱矣。贵身与患同，则无患矣。何谓宠辱？宠非宠也，实乃辱也。分宠与辱，妄见也；以宠为辱，真见

也。宠为下,言福兮祸所伏也。……失之若惊，惊而悲也，悲其忽然胡为而去也，不知天去其辱矣，是为宠

辱若惊。我们可以从中觅到老庄齐万物、一死生的逍遥踪影 o

由于庄老逍遥哲思的涤荡，杨慎的文学作品也极多地折射出庄老逍遥处世的风韵。如七律《病中永诀

李张唐三公》：

魑魅御客八千里，羲皇上人四十年。怨诽不学离骚估，正葩仍为风雅仙。知我罪我《春秋》笔,今吾故

吾《逍遥》篇。中溪半谷池南叟，此意非公谁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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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早年《春秋》式的微言大义的笔法转变为羲皇上人的逍遥之篇，难道你还说他依然是以儒家自居吗？

恐怕更多的是老庄悠哉游哉的逍遥在杨慎后半生将近四十年的贬谪生涯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吧。

杨慎词作《山城子•丙戌九日》：

客中愁见菊花黄，近重阳，倍凄凉。强欲登高，携酒望吾乡。玉垒青城何处是？山似戟，割愁肠。寒

衣未寄早飞霜，落霞光，暮天长，戍角一声，吹起水茫茫。关塞多愁人易老，身健在，且疏狂。
〔16〕

又如《临江仙•可渡桥喜晴》：

万里云南可渡，七旬老叟华颠，金羁翠帽杏花鞯，还家剑峰画，出塞马蹄穿。旧家店主人争羨，升庵

真是神仙。东征西走几十年，风霜知自保，穷达任皇天。
[17]

岁月不居人易老，年近七旬、头发花白的杨升庵以他乡为故乡，及时行乐，疏狂作达，不再悲戚于外

物，从容自适，连驿站的店主都夸赞升庵先生真是神仙啊！所谓神仙，就是能逍遥自在地超然物外。如此

的洒脱、豪迈，在杨慎后期作品极为多见。

此外，在杨慎的审美思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影响。由于受到庄子非功利的文学观的影响，

杨慎非常重视文学之审美功能：

论文或尚繁，或尚简。予曰：繁非也，简非也，不繁不简亦非也。或尚难，或尚易，予曰：难非也，

易非也，不难不易亦非也。紫有美恶，简有美恶；难有美恶，易有美恶。惟求其美而已。故博者能繁，命

之曰“该赡”，左氏、相如是也，而清客者顷刻能千言；精者能简，命之曰“要约”，公羊、谷梁是也，

而曳白者终日无一字；奇者工于难，命之曰“复奥”,庄周、御寇是也，而郇谈、刘辉亦诡而晦。辨者工于

易，张仪、苏秦是也，而张打油、胡钉铰亦浅而露。论文者当辨其美恶，而不当以繁简难易也。（卷五十

二《论文》）杨慎认为丰赡是一种美，要约也是一种美；汪洋恣肆是一种美，纵横开阖也是一种美。文学

没有别的功利性目的，就是“惟求其美而已”。这一点和老庄美学无功利性的本质是吻合的。

三、佛禅胸襟乐观豁达

随着杨慎眼界的扩大，阅历的加深，对宦海升沉、世情冷暖的体察,他的思想逐渐趋向开放和驳杂。除

了儒学、庄学之外，他对佛学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历代吟咏三国的诗词较著名的有杜甫的《蜀相》《八

卦阵》《诸葛孔明》《咏怀古迹》、杜牧的《赤壁》、苏轼的《念奴娇》，可是哪一首也没有杨慎的《临

江仙》那么一幅四大皆空的超脱：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清上，惯

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18]

这种参透生死的旷达的胸襟，简直可以使他

傲视一切磨难，而达到谈笑死生、履险如夷的人生境界。在杨慎看来，佛学的豁达是通向内心和人际和谐

的坦途，化解烦恼，排除杂念。正如陈垣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所云：“人当得意之时，不觉宗教之

可贵也，惟当艰难困苦颠沛流离之际，则每思超现境而适乐土，乐土不易得，宗教家乃予以心灵上之安慰，

此即乐土也。故凡百事业，丧乱则萧条，而宗教则丧乱归依者愈众。“U9〕可见，正是这被贬戌滇这个反

常的“艰难困苦颠沛流离之际”，才为杨慎提供了接触佛教的重要契机。相对于老庄和儒学，佛学对杨慎

的影响是在被他贬到云南之后。这其中有着多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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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是在明代中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发展，在思想领域出现了援佛入儒的思潮。杨慎虽然曾一针

见血地指出了阳明心学援佛人儒对于世道人心的破坏作用，甚至认为离经即是叛道：“逃儒叛圣者以六经

为注脚，倦学愿息者谓妄言为妙筌。”（卷二《周官音诂序》）但杨慎也不得不承认阳明心学在刚开始流

行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士大夫阶层的欣赏口味：“宋儒‘格物致知’之说，久厌听闻，‘良知’

及‘知行合一’之说一出，新人耳目。如时鱼鲜笋，肥美爽口。盘肴陈前，味如嚼冰，若久而厌饫，依旧

是鹅鸭菜蔬上也。“(卷七十五《蒋北潭戏语》)虽然最终人们对于阳明心学久而生厌，但是心学在刚开始

的时候，依然“如时鱼鲜笋，肥美爽口”，对士人产生重要的影响。杨慎也自然难以免俗，受到其中佛学

思想的影响。

原因之二是和杨慎交往的好友大多是佛教信徒，如纳西族的木氏家族除了信奉东巴教之外，更倾向于

信奉内地盛行的佛教。史载木氏土司不仅拜佛念经，且大兴土木，四处捐资建寺，以弘扬佛家文化而自许。

李元阳也是“平生禄入，尽归梵官。”
〔20〕

李元阳的《李中溪全集》中有《赠老衲》《无台老禅同居白鸥院》

《广通弥陀庵访元瑕老禅不遇令君送酒》等与僧人酬唱之作，为数甚多。在和他们的交往中，杨慎对佛学

也有所耳濡目染。

原因之三是明代云南佛教的盛行。云南虽然地处边陲，但佛教却于 7 世纪传入云南，8 至 9 世纪在各

地得以迅速地发展和传播。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记》：“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孚屠法，家

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

寺宇极多，不可殚纪。中峰之下有庙焉，是为点苍山神，亦号中岳。中峰之北有崇圣寺，中有三塔，一大

二小。大者高二百余尺，凡一十六级，样制精巧，即唐遣大匠恭韬徽义所造。塔成，韬义乃去。中峰之南，

有玉局寺。又西南有上山寺。凡诸寺宇，皆有得道者居之。得道者非师'曾之比也。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

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今则不尔。而得道者戒行精严，日中一食，所诵经律，

一如中国：所居洒扫清洁，云烟静境，花木禅房，水循堂哥，至其处者使人名利之心俱尽。“
〔21〕

推而广之，

我们也可以想象当时云南本地的崇佛盛况。身处此地的杨慎，自然而然地会转移他的注意力。

总观佛学对杨慎思想的影响，大约有三：

其一，到了晚年,杨慎的心思不再戚戚于庙堂之上的得失，他远离朝廷而更贴近于自然山川，从而找寻

到了释放他内心苦痛的途径。七律《中岩留别余方池草池兄弟》云：“又别中岩二十春，禅枝了草几昏晨。

三生水月淹留地，万里江山感慨身。楚泽羁累吟北渚，谢家兄弟饯南津。酣杯且喜朱颜在，览镜休惊白发

新。”（卷二十七）且喜朱颜，休惊白发，真可谓“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的真实写照。他暂

时可以避开乱世的嘈杂，于自然胜景中领悟宇宙人生的奥妙：“赫曦改东陆，鲜飚转南薰。炎歒深城府，

清冷阻江潰。隐几倦文竹，紬书厌香芸。眷言承明侣，肃此尘外群。仙梯驾虹出，梵阁排霞分。攀©低白日，

对槛俯朱云。圆方鹄举见，参差鸾歌闻。意树鸣天籁，禅枝绕烟芬。斜景敛平霭，飞雨洒高雯。金疊引清

酌，玉麈生凉氛”（卷二十二《夏日登毗卢阁》）。由于杨慎经常游历名山大川，履迹遍布云南本地的寺

庙道观——宝珠寺、观音寺、云房寺、清净寺、宝印寺、宝昙寺、圆照寺、筇竹寺、正觉寺、海源寺、妙

高寺等在他的诗歌中都有具体而独到的描绘。据《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感通寺》记载：“云南大理府

城西南十里有感通寺，一名荡山，杨用修戍滇中，寓此寺最久。“杨慎《感通寺》景物描写显得顺手捻来：

“岳麓苍山半，波涛黑水分。传灯留圣制，演梵听华云。壁古仙苔见，泉香瑞草闻。花宫三十六，一一远

人群。”(《升庵集》卷十九）其余诸如《游崇圣寺》：“尘劫非人境，烟霞是佛都。山开银色界，海涌玉

浮图”（《升庵集》卷十一）；《妙高寺》：“绝顶愁飞鸟，丹霞隐林杪。孤僧早闭门，荧荧佛灯小”(《升

庵集》卷三十二）；《新春始泛歌》之一：“螳螂川水青如苔，漕溪寺花红满台。韶光满眼莫惜醉，几个

扁舟乘兴来”（《升庵集》卷十二）；《集弘法寺后圃小山》：“黄鸟语春晚,青林生夏阴。禅宫静钟梵，

宁知车马音”（《升庵集》卷十五），都可以看出杨慎对寺庙环境的熟悉和对山中修禅生活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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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杨慎在考据著作中显示深厚的佛学修养。杨慎曾多次阅览《华严经》和《传灯录》等佛学著作。

正因为熟悉佛学著作,他才以《谭苑醍醐》为自己考证著作之名；而且还能以杜诗来证佛经“四果之义”（卷

十七）；他还发现有以佛经字义命名的情况，杨慎《丹铅摘录》卷十三有“佛教、佛声盛于晋宋齐梁之后’

至唐尤多，故恒以佛经字义命名。“(卷十三）；考“八功德水”（卷七十六)之由来;考证“军持”为佛教

中的净瓶(卷八）。诸如此类,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出杨慎深厚的佛学修养。

其三，杨慎从文学的角度来阐释佛经。其《丹铅总录》卷十四《悠字单用》论述佛经的押韵；《丹铅

总录》卷二十《佛经似诗句》论证佛经和唐人乐府的相似性；《升庵集》卷六十五《佛书四六》论证佛经

和四六文的关系；他还能以极其精辟带有“禅机"色彩的辨正意味的话来解疑：“有僧问：‘蚯蚓截为两段，

首尾皆动，佛性在首在尾？’古未有答也。伯清举以余，余曰：‘薪尽火传，灰烬犹热。桴停鼓歇。音响

犹轰’。”《洞天玄记》描写形山道人在昆仑山修道，收袁忠、马志、闻聪、睹亮、孔道、常滋等六弟子，

降东海苍龙和西林怪虎，最后功成行满而得道升仙的故事。六弟子即佛教所谓“六贼”，指色、声、香、

味、触、法。它们以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为媒介扰乱人心，使人失去智慧、定力等“善法”。

在杨慎看来，形山道人收降六贼，就是奉劝世人不再执著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尘境，领悟佛教

四大皆空的教义。在剧中，杨慎借道人之口阐述了“三教道一”的观念：“夫天地之始，道本无名。于吾

道则曰‘杳杳冥冥，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修儒道则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释门则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岂有名乎？所言虽异，其旨若合符节。……

释氏以明心见性，儒则穷理尽性，我道以修真养性”。因此，杨慎认为儒、释、道三教“为教虽三，其道

则一”，表现出“三教道一”的思想倾向。

如果说簪花过市是庄子式的逍遥，那么《临江仙》则更多的是佛学的解脱，此二者加强了杨慎的乐观

精神，使他能在逆境中齐宠辱、忘得失，加强生活信心，保持清醒的认识，以求内心安然，进而达到对苦

难人生的超越。也正是在老庄和佛学的双重养料下，杨慎才有着荣辱不惊的“老而不衰，穷而不踬，厄而

不悯”
〔22〕

的芥子纳须弥般的豁达的人生境界,才能在前程似锦的中年被贬谪云南之后完成了《滇程记》《滇

候记》《滇载记》《六书博征》《转注古音略》《奇字韵》《古音余》《古音猎要》《古音略例》《群公

四六》《丹铅录》《谭苑醍醐》《古今谣言》《异鱼图赞》《词品》等大多数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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